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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韩再芬所称的戏曲应增加娱乐性，否
则戏曲不可能有前景的说法，河南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刘敏言认为过于偏颇，“我们现在
对艺术娱乐性的强调够可以的了，电影、电视都
在搞娱乐，多少频道都在做娱乐节目，再要求戏
曲增强娱乐性，太迎合时尚，有些过头了。说戏
曲增加了娱乐性就有前景，有点不靠谱。”

“戏曲的命运并不决定于有没有娱乐性，
而是决定于有没有青年演员、青年观众，否则
空喊一万年也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刘敏言
表示，征服未来就能生存下去，现在往舞台下
一看，全是灰白头发的观众，再过二三十年，要

去哪里寻找观众，因此戏曲要贴近年轻人的生
活。还有就是培养青年演员，现在河南戏曲的
顶梁柱多是 40岁以上的演员，歌坛、影视圈为
什么那么火，就是不断有新人出现。不然，戏
曲有可能像日本的歌舞伎成为博物馆艺术。

除了后继者这个因素，刘敏言还认为，戏
曲有没有前景同时取决于有没有优秀剧目，有
没有创新。“搞点噱头，改掉程式化的东西，在
舞台上胡搞，那就不是戏曲了。”刘敏言说，戏
曲离开娱乐性照样震撼人心，但离开规范、离
开写意、脱离舞台，那就不是戏曲了。当然，这
并不意味着要因循守旧，不要做任何变化。

韩再芬（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戏曲应增加娱乐功能
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先后跨界出

演过《走向共和》《贞观长歌》《清明上河图》等电
视剧，“我希望能有多个机会接触其他的艺术门
类，取经后发现戏曲也应该增加娱乐功能，否则
戏曲不可能有前景。”韩再芬称目前正在考虑将
一些知名的黄梅戏翻拍成电视剧，“最近上映的
《高兴》《桃花运》等几部电影，既娱乐又给人们
带来思考和教育，这种方式值得戏曲学习。”

韩再芬告诉记者，黄梅戏之所以能够从地方
小戏发展成大剧种，原因就在于它拥有美轮美奂
的娱乐功能。可以说，传统戏曲是在通俗艺术之
上发展起来的，但长期以来唯虚的艺术价值取向
导致了戏曲缺乏娱乐美学的土壤，逐渐脱离了人
民大众。“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不是娱乐功能多
了，而是娱乐功能少了。接触其他艺术形式后，
我发现戏曲也应该增加娱乐功能，但娱乐要有文
化含量，不能把娱乐等同于恶俗笑料，要有最低标
准——不能把无聊当有趣，把阴谋当智慧。”

在韩再芬眼里，现在由于人们的文化意识、
价值理念和审美风尚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果戏
曲继续天天“打猪草”、夜夜“闹花灯”，抱残守
缺，墨守成规，观众自然会远离剧场。

谈到戏曲增强娱乐性，河南省豫剧一团团
长李道畅体会颇深，他非常赞同韩再芬的观点，

“戏曲诞生、风行的年代，没有其他娱乐方式的
冲击。如果要适应现在的审美需求，戏曲也要
发生变化，就需要加入现代艺术元素。”李道畅
认为，不管采取哪种方式，戏曲应该使出浑身解
数满足群众的需求，孤芳自赏肯定不行，歌剧
《猫》每年都在变化，每个国家的演出版本都不
一样。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经过白先勇改
造，在服装、音乐甚至叙事结构方面都颠覆了原
来的老版，更多关注故事情节、人物命运，青春

版《牡丹亭》在各个高校受到了热捧。
李道畅认为，戏曲有没有市场，关键看青

年。《常香玉》借鉴很多电影艺术手法，去年到
北大演出，容纳2000多人的讲堂座无虚席。当
然，不只电影的手段要借鉴，其他的如歌舞、小
品等艺术门类都可以学习。

那么，为迎合市场，戏曲抛掉传统增加娱乐
性会不会损害到戏曲本身？面对记者提出的疑
问，李道畅反问说：“戏曲很多程式化的东西开始
就有吗？没有！它们也是跟着时代变化，我们不
能墨守成规。”梅兰芳当初演新戏《一缕麻》《黛玉

葬花》，赢得大批青年的追捧。“当前，娱乐性文化
消费的崛起，要求变革表演艺术创作理念。现在，
我们的青年艺术团在演出时就融入歌舞讲故事，
这在以前是很少的。”李道畅称，戏曲需要继承弘
扬传统文化，但不是死学、学死，老演老戏不行，老
戏老演也不行，如果加入现代的艺术元素能够增
加观众的愉悦感，为什么不用呢？

昨天，记者联系到黄梅戏“第一唱将”吴琼
时，她表示自己正在筹备上海个人演唱会，时间
很紧，只能简短地聊聊。3月21日至25日，横跨
戏坛和歌坛的吴琼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推出

“三生有缘——吴琼个人演唱会”，演唱黄梅戏
《红罗帕》《女驸马》以及民歌和流行歌曲等。

说到戏曲增加娱乐功能，如何借鉴其他
艺术形式，吴琼有足够的发言权，她当年与
马兰、袁枚等人并称黄梅戏“五朵金花”，随
后涉足歌坛，写词作曲，出专辑演电视剧，还
当导演拍摄了《窦娥冤》《天仙配》《梁山伯与
祝英台》等多部艺术片。吴琼表示：“我在写
词作曲时会借鉴黄梅戏，把戏曲拍成电视
片，就在尝试杂糅这些不同的娱乐形式。戏
曲要在保持传统的前提下创新，加入现代的
艺术手法，或者借鉴其他娱乐方式，才能赢
得更广泛的观众，为什么戏曲就不能变成流

行的娱乐？”
吴琼说，当年的许多戏所以传唱广，因为

那些唱段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是在舞台上用
另一种方式表达生活，而现在有很多戏曲与
生活严重脱节，自然就没人喜欢看。刚刚过
去的这个春节期间，《天仙配》到北京演
出，很多观众抱怨戏老、演员老，几十年
连动作都没改一下，60 岁的黄新德还在
演男一号。“《天仙配》这个版本跟 1980年
演出的时候一模一样，现在快过去 30 年
了，舞台上一点没有变，观众
不满意也是正常的，现在观众
需要符合时代的舞台节奏和
呈现方式。”不过，吴琼同时认
为，不管戏曲增强什么样的娱
乐功能，不能完全丢掉传统，
不能伤害戏迷的感情。

自古以来，艺术就难判高下，这事主观性
太强了。如果没有跨过伦理道德的底线，怎
么能评判宋朝勾栏瓦肆里弹琵琶卖唱女小
曲唱的就没有元代宫殿楼阁歌舞伎吟的好
呢？所以，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无关
紧要，紧要的是有没有人买账，谁能保证此
时的阳春白雪不是彼时的下里巴人，牡丹花
若干年前还不是照样跟荒郊野外的狗尾巴
草比根而生。

戏曲和电影，称兄道弟，中国的第一部电
影不就是京剧《定军山》，那时候戏坛热火朝
天，就像现在如日中天的电影。当戏曲步履维
艰，学学营造梦幻催生快乐的蒙太奇再正常不
过，并非什么没颜面的事情。农业学过大寨，
后来超越大寨的村庄不胜枚举，学习、借鉴只
不过是手段，超越才是目标。如果戏曲融会贯
通当下的流行娱乐方式，即便不能再现荣光时

代，只要能在种类繁多的娱乐选择中劈出一条
道路，占据一块山头，又何苦抱残守缺，非要将
脸谱样的生旦净末、程式化的唱念做打哗啦啦
搬进博物馆的玻璃柜或者放进非物质遗产名
录，当成文物看管起来。

虽然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娱
乐性文化消费的崛起给包括戏曲在内的多种
表演艺术以机会，如若踏准步点，古老的艺术
种类实现凤凰涅槃只是时间问题。快乐、愉
悦，再过一千年，人们内心依旧渴望。几十年
一轮回的经济危机寒潮中还有飘过暖意的口
红效应，当戏曲不仅仅蕴藏历史文化，不仅仅
唯上唯奖，像小沈阳般承载快乐，像刘谦般制
造神奇，谁还会去扼杀孵化欢笑的机器？

戏曲师法电影，就像撬开密闭的铁屋子，
总会有调皮的风吹进，有和煦的光照射。枯树
若逢春，何愁无新绿。 梁晨

吴琼（著名表演艺术家）

加入现代手法 但不能丢掉传统

[ 三言两拍 ]

刘敏言（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娱乐性”并非灵丹妙药

师法电影 孵化快乐

日前，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
家韩再芬在“两会”期间炮轰小沈
阳，批评小沈阳的表演只注重娱
乐，缺乏思想内涵。随后，她又提
出戏曲要增加娱乐功能，否则戏曲
不可能有前景。

一面批评小沈阳太娱乐，另一
面又认为戏曲该向娱乐适度靠拢，
韩再芬貌似“左右互搏”的观点，却
正是戏曲在当下现状和前路的写
照。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戏曲能
否重新成为流行的娱乐方式？

晚报记者 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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